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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習
主
席﹁
一
帶
一
路﹂
倡
議
提
出
後
，

﹁O
ne
Belt,O

ne
R
oad

﹂
馬
上
成
了
國
際
熱

詞
。
本
港
政
商
和
輿
論
界
相
當
鼓
舞
，
將
其

視
為
香
港
經
濟
再
起
航
的
難
得
歷
史
機
遇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財
政
司
司
長
、﹁
財
爺﹂
曾

俊
華
也
為
此
不
遺
餘
力
，
不
時
為
報
刊
撰
文
，
在
網

誌
上
發
聲
。
一
次
閒
聊
，
讓
我
近
距
離
感
知
到
他
的

﹁
一
帶
一
路﹂
夢
。

俗
話
說
：
讀
萬
卷
書
，
行
萬
里
路
。﹁
財
爺﹂
在

港
府
不
同
職
位
上
訪
問
過
多
個﹁
一
帶
一
路﹂
國

家
，
有
很
多
親
身
經
歷
，
自
然
對
如
何
對
接﹁
一
帶

一
路﹂
見
解
獨
到
。
他
曾
親
自
駕
車
從
阿
塞
拜
疆
首

都
巴
庫
出
發
，
沿
裡
海
沿
岸
公
路
由
北
到
南
直
達
伊

朗
境
內
，
該
國
豐
富
的
自
然
資
源
讓
他
印
象
深
刻
。

筆
者
也
曾
多
次
去
採
訪
，
但
說
起
當
地
檸
檬
、
西
瓜

和
牛
羊
肉
，
特
別
是
當
地
營
商
環
境
，﹁
財
爺﹂
彷

彿
一
下
子
找
到
自
己
的
主
場
。

曾
司
長
對﹁
一
帶
一
路﹂
不
乏
真
知
灼
見
。
他

說
，﹁
一
帶
一
路﹂
許
多
國
家
和
地
區
既
不
屬
歐

洲
，
也
不
屬
亞
洲
，
對
它
們
不
能
以
傳
統
的
東
西
方

概
念
來
理
解
，
正
因
如
此
這
裡
才
有

巨
大
商
機
。

我
猜
想
，
他
大
概
想
表
達﹁
新
興
經
濟
體﹂
的
概

念
，
這
恰
恰
是
冷
戰
後
新
的
地
緣
政
治
經
濟
現
實
。

曾
司
長
去
過
俄
羅
斯
遠
東
的
符
拉
迪
沃
斯
托
克
︵
海

參
崴
︶
幾
次
，
一
次
是
坐
汽
車
從
黑
龍
江
口
岸
的
綏

芬
河
入
俄
境
，
那
裡
一
望
無
垠
的
土
地
、
森
林
和
地
下
蘊
藏
的

礦
產
資
源
讓
他
記
憶
猶
新
。
他
特
意
提
到
，
香
港
的
水
產
品
需

求
巨
大
，
若
將
俄
遠
東
鄂
霍
茨
克
海
盛
產
的
海
參
、
螃
蟹
和
大

蝦
引
入
香
港
餐
館
，
那
將
是
一
大
筆
生
意
。

﹁
財
爺﹂
走
南
闖
北
，
愛
交
朋
友
，
在
俄
政
商
界
建
立
了
廣

泛
人
脈
，
前
財
長
庫
德
林
和
遠
東
濱
海
邊
疆
區
一
位
前
州
長
就

是
他
的
好
友
，
曾
在
港
俄
合
作
上
擦
出
過
火
花
，
對
方
來
港
時

也
曾
到
他
家
裡
做
客
。
在﹁
財
爺﹂
等
的
推
動
下
，
幾
年
前
開

通
了
香
港
︱
莫
斯
科
直
航
，
它
對
俄
港
溝
通
交
流
，
特
別
是

旅
遊
業
的
拓
展
起
到
了
關
鍵
作
用
。

﹁
財
爺﹂
今
年
底
要
率
團
出
訪
波
蘭
和
匈
牙
利
等
國
，
明

年
打
算
到
中
亞
地
區
考
察
。
儘
管
香
港
管
治
的
最
大
特
點
是

﹁
小
政
府
，
大
社
會
︵
大
市
場
︶﹂
，
強
調﹁
看
不
見
手﹂

的
作
用
，
但﹁
財
爺﹂
認
為
，
必
須
要﹁
適
度
有
為﹂
。
他

每
次
出
訪
，
都
會
有
許
多
商
界
大
佬
同
行
，
與
當
地
同
行
對

接
，
如
目
前
在
緬
甸
的﹁
香
港
工
業
園﹂
已
初
見
成
果
，
成

效
可
喜
。

時
下
，
聯
儲
局
是
否
加
息
尚
未
揭
曉
，
內
地
經
濟
結
構
艱
苦

轉
型
，
周
邊
經
濟
環
境
異
常
嚴
峻
，﹁
財
爺﹂
最
關
心
的
是
要

保
持
香
港
高
就
業
率
，
保
持
本
港
總
體
經
濟
形
勢
穩
定
。
香
港

正
與
東
盟
進
行
自
貿
協
定
談
判
，
簽
署
後
必
將
極
大
提
高
自
身

在
國
家﹁
一
帶
一
路﹂
戰
略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

筆
者
管
見
，
香
港
要
在﹁
一
帶﹂
上
有
所
作
為
，
還
須
跨

過
兩
座
大
山
。
一
是
怕
冷
的
大
山
，
因
為
前
蘇
聯
許
多
國
家

冬
季
漫
長
寒
冷
，
香
港
同
胞
連
去
哈
爾
濱
看
冰
燈
都
心
驚
膽

戰
，
怎
麼
能
去
更
北
邊
的
地
方
創
業
呢
？
二
是
須
摒
除﹁
搵

快
錢﹂
的
思
維
定
勢
，﹁
一
帶
一
路﹂
項
目
大
多
是
長
線
投

資
，
需
要﹁
鬥
命
長﹂
。
我
想
，
倘
能
翻
越
這
兩
座
大
山
，

香
港
的﹁
一
帶
一
路﹂
夢
一
定
會
結
出
豐
碩
果
實
的
。

財爺的「一帶一路」夢

暑
期
已
過
，
隔
壁
的
十
歲
小
嘉
露
舒
了

一
口
氣
。
她
告
訴
我
，
寧
願
上
學
也
不
願

意
放
暑
假
。
她
母
親
將
每
日
的
節
目
安
排

得
密
密
麻
麻
：
中
英
數
補
習
班
、
彈
琴
、

網
球
、
野
外
營
、
演
戲
、
上﹁
少
年
莎
士

比
亞﹂
課
程
學
習
寫
詩
…
…
害
怕
孩
子﹁
輸
在

起
跑
線﹂
，
那
些﹁
虎
媽
媽﹂
或﹁
怪
獸
家

長﹂
各
出
其
謀
，﹁
虐
待﹂
孩
子
。

我
的
童
年
在
廣
州
度
過
。
炎
熱
的
暑
假
懶
洋

洋
，
打
乒
乓
球
、
跳
橡
筋
繩
、
打
撲
克
牌
，
每

天
像
野
孩
子
一
樣
赤

腳
到
處
逛
。
如
今
回

想
，
我
不
認
為
自
己﹁
輸
在
起
跑
線﹂
。

﹁
怪
獸
家
長﹂
的
育
兒
之
道
，
顯
然
被
質

疑
。
英
國
︽
獨
立
報
︾
最
近
引
述
一
項
統
計
指

出
，
四
十
四
個
百
分
比
的
學
童
，
竟
然
從
未
玩

過
撲
克
牌
；
家
長
情
願
買
昂
貴
的
智
能
手
機
，

給
孩
子
獨
自
玩
遊
戲
，
也
不
會
花
兩
三
英
鎊
去

買
一
副
撲
克
牌
，
讓
孩
子
參
與
群
體
遊
戲
。
將

來
，
這
些
家
長
肯
定
後
悔
終
生
。

我
記
得
，
小
學
二
年
級
的
暑
假
經
常
上
同
學

家
做﹁
小
組
學
習﹂
，
溫
習
完
了
，
就
拿
出
又

髒
又
黑
的
撲
克
牌
，
蹲
在
地
上
玩﹁
對
對

碰﹂
；
輸
贏
的
分
數
，
順
手
用
粉
筆
寫
在
地

面
。
過
程
緊
張
刺
激
，
其
樂
無
窮
。
隨
身
帶


撲
克
牌
，
任
何
地
方
都
可
以
玩
，
免
費
的
；
不

像
玩
手
機
遊
戲
，
沒
電
了
，
還
要
到
處
找
地
方
充
電
。

︽
獨
立
報
︾
鼓
勵
玩
撲
克
牌
的
理
由
更
多
。
文
章
說
，

學
習
打
紙
牌
是﹁
生
命
的
一
課﹂
：
它
教
導
孩
子
所
有
的

數
學
技
巧
，
讓
孩
子
懂
得﹁
贏
了
，
要
贏
得
光
明
磊
落
；

輸
了
，
要
輸
得
有
體
面
。﹂
孩
子
在
輪
候
發
牌
的
時
候
，

要
學
習
忍
耐
。

打
撲
克
牌
是
群
體
活
動
，
更
可
以
家
庭
同
樂
，
並
非
僅

僅
是
遊
戲
。
︽
獨
立
報
︾
說
，
現
代
孩
子
不
打
紙
牌
，
其

嚴
重
性
未
至
於
屬
國
家
災
難
。
但
作
為
家
長
的
，
將
來
定

會
後
悔
。
丟
棄
昂
貴
的
電
子
遊
戲
機
，
買
一
副
便
宜
的
紙

牌
吧
，
一
生
受
用
。

打撲克牌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終
於
去
了
中
環
海
濱
新
荔
園
，
為
的
是
要

玩﹁
掟
階
磚﹂
。

去
的
那
天
已
是
閉
園
前
最
後
的
禮
拜
天
。

十
一
點
多
看
完
早
場
去
，
人
不
算
多
。
第
一

時
間
當
然
就
衝
進
去
找﹁
掟
階
磚﹂
，
但
也

不
用
找
，
因
為
最
多
人
的
一
檔
就
是
。

三
十
幾
年
沒
見
過
這
玩
意
，
玩
法
沒
變
：
中
間
大

圓
桌
面
放
了
很
多
白
色
方
瓷
磚
，
瓷
磚
表
面
像
是
平

放
，
但
其
實
是
暗
斜
的
，
磚
與
磚
之
間
的
縫
隙
很

闊
，
規
則
是
要
把
代
幣
掟
到
瓷
磚
表
面
而
不
落
坑
，

也
不
踏
界
或
觸
到
縫
隙
任
何
部
分
，
就
贏
得
香
口
膠

一
包
。
小
時
候
我
就
觀
察
到
，
贏
的
秘
訣
是
不
要
光

掟
，
而
是
把
代
幣
向
上
拋
，
讓
代
幣
垂
直
地
落
下

來
，
這
樣
，
落
坑
的
機
會
就
低
很
多
。
不
過
小
時
去

荔
園
，
都
是
跟

大
人
屁
股
，
加
上
袋
中
無
錢
，
這

些
理
論
只
是
在
心
裡
想
想
，
沒
得
實
踐
。
現
在
荔
園

竟
捲
土
重
來
，
今
天
必
要
一
圓
我
多
年
來
想
刀
仔
鋸

大
樹
，
要
贏
很
多
很
多
香
口
膠
的
夢
！

由
於
對
自
己
很
有
信
心
，
於
是
只
用
五
塊
錢
換
了
五
個
代

幣
。
其
時
人
不
算
擠
，
很
快
就
找
到
空
位
。
一
如
三
十
幾
年

前
，
玩
的
人
十
有
八
九
是
落
坑
的
。
我
看
了
一
回
，
掟
第
一

個
，
落
坑
，
第
二
個
如
是
，
第
三
個
，
成
了
，
代
幣
留
在
瓷
磚

上
，
美
少
女
工
作
人
員
給
我
扔
一
包
綠
箭
香
口
膠
加
一
個
微

笑
。
第
四
個
我
很
謹
慎
，
但
還
是
踏
了
界
，
到
最
後
一
個
代

幣
，
放
輕
鬆
了
，
反
而
成
功
，
少
女
又
給
我
一
包
香
口
膠
。
我

的
命
中
率
是
百
分
之
四
十
！
以
我
這
樣
要
求
低
的
人
，
收
貨

了
，
最
重
要
的
是
證
明
了﹁
不
掟
要
拋﹂
的
理
論
是
對
的
。

可
惜
後
來
遊
園
的
感
覺
就
不
算
好
，
有
點
破
落
的
淒
涼
，

比
如
很
多
想
玩
的
機
動
遊
戲
，
像
咖
啡
杯
、
碰
碰
車
都
未

開
，
工
作
人
員
也
沒
影
。
其
他
細
節
也
不
理
想
，
比
如
地
面

凹
凸
不
平
，
很
易
絆
倒
；
機
動
遊
戲
的
咖
啡
杯
又
沒
耳
朵
，

還
算
是
咖
啡
杯
嗎
？
那
個
所
謂
緬
懷
荔
園
流
金
歲
月
的
展

館
，
又
小
又
焗
，
只
草
率
地
掛
些
舊
相
，
一
進
去
就
想
走
。

想
幫
襯
喝
杯
奶
茶
吧
，
對
不
起
，
也
未
開
。
報
上
見
到
邱
家

第
二
代
侃
侃
而
談
，
要
把
荔
園
情
懷
再
續
，
我
看
還
是
實
際

點
，
先
弄
好
基
本
品
質
管
理
再
說
。

遊荔園掟階磚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不
久
前
，
我
出
差
到
安
徽
宿
州
，
午
休
時
間
準
備
逛
一

下
當
地
的
古
玩
市
場
，
事
先
占
得
一
個
︽
蒙
︾
卦
來
預
測

一
下
這
次
收
穫
，
卦
象
提
醒
我
要
謹
慎
防
騙
。
在
一
位
黑

衣
女
士
的
地
攤
上
，
我
看
中
一
隻
雕
花
的
黑
色
小
碗
。
她

說
：﹁
要
八
百
塊
錢
，
是
黑
檀
的
。﹂
黑
檀
之
說
明
顯
是
個
毫

無
魅
力
的
謊
言
，
我
因
看
準
那
碗
邊
的
雕
花
圖
案
巧
奪
天
工
，

最
終
以
兩
百
元
成
交
。
回
家
後
經
過
反
覆
刷
洗
，
那
碗
逐
漸
現

出
真
容
：
似
竹
非
竹
，
愈
摸
愈
油
，
竹
絲
紋
、
魚
子
紋
、
麻
油

香
一
應
俱
全
，
儼
然
是
一
隻
乾
隆
工
的
犀
角
杯
！
再
對
照
事
前

占
得
的
︽
蒙
︾
卦
，
坎
為
聖
，
艮
為
牛
，
正
有
犀
牛
之
象
；
且

坎
為
水
為
酒
，
艮
為
覆
碗
，
非
犀
角
杯
若
何
？
與
卦
意
更
加
切

合
的
是
，
那
位
黑
衣
女
士
把
一
件
備
遭
歲
月
蹂
躪
的
稀
世
珍
寶

進
一
步
做
舊
成
所
謂
的
黑
檀
，
真
是
蒙
者
蒙
人
，
終
歸
自
蒙
與

被
蒙
，
是
謂﹁
困
蒙﹂
。
而
現
在
一
些
鑒
定
專
家
一
旦
發
現
器

物
有
做
舊
痕
跡
，
不
問
青
紅
皂
白
一
概
斷
為
贗
品
，
更
是
不
識

蒙
者
之
蒙
進
而
蒙
人
蒙
物
，
不
幸
又
落
在﹁
困
蒙﹂
者
之
下
。

蒙
卦
專
門
探
討
與
蒙
昧
者
相
處
的
責
任
與
對
策
，
卦
辭
說
：﹁
蒙
，

亨
。
匪
我
求
童
蒙
，
童
蒙
求
我
。
初
筮
告
，
再
三
瀆
，
瀆
則
不
告
。
利

貞
。﹂
人
人
生
而
平
等
，
但
智
力
參
差
不
齊
，
蒙
昧
者
的
盲
點
及
程
度
也

不
盡
相
同
，
有
文
盲
、
法
盲
、
德
盲
、
理
盲
等
形
形
色
色
的
蒙
昧
群
體
，

他
們
都
不
是
壞
人
，
但
都
構
成
了
對
文
明
的
對
立
及
威
脅
，
每
一
個
文
明

人
都
應
該
主
動
承
擔
起
啟
蒙
開
智
的
社
會
責
任
。
教
育
蒙
昧
者
不
能
一
味

採
取
央
求
式
的
勸
慰
，
也
不
能
一
味
採
取
怒
罵
式
的
訓
誡
，
要
在
蒙
昧
者

不
得
不
請
教
的
時
候
，
在
他
懂
得
知
識
和
智
慧
十
分
寶
貴
且
來
之
不
易
的

時
候
，
教
育
的
甘
露
才
能
順
暢
地
穿
透
蒙
昧
的
靈
魂
。

初
六
、
發
蒙
，
利
用
刑
人
，
用
說
桎
梏
，
以
往
吝
。
教
育
的
首
要
功
能

就
是
要
防
止
蒙
昧
者
違
法
犯
罪
。
事
先
要
向
他
們
展
示
代
表
法
律
的
刑
具

的
恐
怖
和
它
所
懲
戒
的
範
圍
，
否
則
對
違
法
行
為
實
施
懲
戒
就
是
誘
人
犯

罪
。
如
果
把
刑
具
僅
僅
當
成
展
品
，
也
就
意
味

法
律
本
身
已
經
在
閒
置

中
失
去
了
威
力
。

九
二
、
包
蒙
吉
，
納
婦
吉
，
子
克
家
。
與
無
知
的
蒙
昧
者
相
處
固
然
令

人
沉
悶
，
但
不
可
輕
蔑
和
嫌
棄
他
們
，
只
能
耐
心
地
引
導
、
包
容
和
尊
重

他
們
，
因
為
他
們
大
都
是
辛
勤
的
勞
動
者
，
是
善
良
的
朋
友
，
是
家
中
的

親
人
。

六
三
、
勿
用
取
女
，
見
金
夫
，
不
有
躬
，
無
攸
利
。
她
那
風
情
萬
種
的

身
心
就
是
專
為
擁
有
金
錢
和
權
力
的
男
人
而
生
長
、
而
欣
然
怒
放
的
，
沒

有
任
何
力
量
能
夠
改
變
這
種
方
向
和
她
奔
向
這
種
男
人
的
動
如
脫
兔
般
的

速
度
。
如
果
不
能
保
持
金
錢
和
權
力
的
無
限
增
長
，
愛
上
她
，
是
一
場
很

大
的
不
幸
。

六
四
、
困
蒙
，
吝
。
蒙
昧
者
沉
迷
在
被
同
類
層
層
挾
裹
和
反
覆
同
化
的

氛
圍
，
他
只
對
那
些
神
話
般
的
成
功
意
往
神
馳
，
非
常
看
不
起
甚
至
拒
絕

進
入
通
向
成
功
的
枯
燥
的
路
徑
。
任
何
想
提
高
他
的
善
意
指
教
和
安
排
都

只
會
白
費
心
機
，
他
的
思
想
像
拉
不
長
的
彈
簧
一
樣
，
總
是
要
把
他
拽
回

那
永
無
起
色
的
命
運
。

六
五
、
童
蒙
，
吉
。
童
心
是
一
片
純
潔
、
單
純
、
沒
有
任
何
污
染
的
赤

子
之
心
，
是
一
塊
適
宜
播
種
道
德
和
知
識
的
春
天
的
田
野
，
是
人
類
傳
承

和
光
大
文
明
的
一
片
天
賜
的
處
女
地
。
錯
過
這
個
時
節
，
思
想
就
容
易
流

入
邪
惡
的
模
型
而
形
成
頑
固
的
成
見
。

九
六
、
擊
蒙
，
不
利
為
寇
，
利
禦
寇
。
對
一
種
屢
教
不
改
且
只
信
奉
拳

頭
的
人
，
採
取
必
要
的
強
制
手
段
，
絕
不
是
出
於
仇
恨
而
致
殘
對
方
，
而

是
要
防
止
他
膽
敢
淪
為
盜
寇
。
教
育
雖
適
當
借
助
法
律
手
段
，
目
的
還
是

要
實
現
教
育
的
遠
大
關
懷
。

蒙卦

自
古
皆
同
意
，
一
個
人
或
國
家
行
運
，
必
須
要
天
時
地
利

人
和
所
配
合
。
中
國
在
九
月
三
日
舉
辦
中
國
人
民
抗
日
戰
爭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戰
爭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紀
念
大
閱
兵
盛
典
，

是
日
也
，
晴
空
萬
里
，
天
公
作
美
。
有
二
十
三
位
國
家
元
首

或
首
腦
，
以
及
國
際
友
人
等
蒞
臨
，
如
同
三
王
來
朝
，
中
國

第
五
代
君
臨
天
下
。
世
界
媒
體
及
中
華
兒
女
聚
焦
京
華
，
事
實

上
，
勝
利
大
閱
兵
展
示
國
威
，
無
懈
可
擊
。

﹁
以
史
為
鑒
，
以
史
為
鏡﹂
是
我
國
的
古
訓
，
今
次
大
閱
兵
，

﹁
銘
記
歷
史
、
緬
懷
先
烈
、
珍
愛
和
平
、
開
創
未
來﹂
十
六
字
真

言
，
彰
顯
了
國
家
舉
行
大
閱
兵
的
主
題
和
主
導
思
想
，
非
常
明

確
。
對
實
現
中
華
民
族
偉
大
復
興
的
中
國
夢
，
充
滿
信
心
。

萬
餘
受
檢
閱
的
人
民
解
放
軍
官
兵
，
列
步
矯
健
，
整
齊
莊
嚴
，

軍
容
嚴
肅
。
中
國
自
家
研
發
及
製
造
的
軍
備
，
高
級
科
技
軍
事
現

代
化
，
紛
紛
首
次
亮
劍
。
整
個
勝
利
閱
兵
，
令
人
深
感
人
民
解
放

軍
不
愧
為﹁
英
武
之
師﹂
、﹁
文
明
之
師﹂
、﹁
和
平
之
師﹂
。

相
信
中
華
兒
女
一
邊
觀
看
必
心
情
澎
湃
，
以
祖
國
今
日
的
成
就
為

榮
，
以
作
為
中
國
人
而
驕
傲
。

紀
念
抗
戰
勝
利
，
回
顧
七
十
年
前
。
中
國
人
民
不
忘
抗
戰
歷

史
，
為
抗
戰
而
犧
牲
的
烈
士
和
付
出
努
力
之
英
雄
，
人
民
不
會
忘

記
。
七
十
年
後
之
今
日
，
中
國
進
入
新
時
代
，
我
們
更
加
要
樹
立

英
雄
形
象
，
尊
敬
英
雄
的
意
識
，
尤
其
是
青
年
新
一
代
。
老
實

說
，
九
月
三
日
在
熒
幕
前
觀
看
勝
利
大
閱
兵
，
思
潮
激
動
起
伏
不

已
，
無
疑
是
上
了
一
堂
非
常
珍
貴
的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課
。

中
國
第
五
代
領
導
人
，
對
國
家
和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實
力
充
滿
無
比
信
心
。

強
軍
精
兵
，
在
當
日
閱
兵
中
，
國
家
主
席
、
軍
委
主
席
習
近
平
莊
嚴
宣
佈
，

中
國
裁
軍
三
十
萬
，
迎
來
掌
聲
無
數
，
向
世
人
展
示
了
中
國
愛
和
平
，
不
稱

霸
。本

人
曾
親
臨
天
安
門
五
次
閱
兵
觀
禮
，
今
次
在
熒
光
幕
上
觀
閱
兵
，
心
情

特
別
激
動
。
中
國
不
忘
歷
史
，
不
忘
向
烈
士
英
雄
致
敬
，
贏
得
人
民
的
掌
聲

和
愛
戴
。
特
別
是
看
到
為
抗
戰
作
出
重
大
貢
獻
的
老
兵
，
至
今
愛
國
精
神
不

減
，
令
人
分
外
欽
敬
。
人
民
軍
隊
的
愛
國
精
神
，
是
國
防
強
大
力
量
的
保

證
。
人
民
愛
軍
擁
軍
，
軍
民
團
結
，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幸
福
有
保
證
。
團
結
一

心
，
復
興
中
華
，
共
圓
中
國
夢
。
舉
手
高
呼
：
正
義
必
勝
！
和
平
必
勝
！
人

民
必
勝
！

閱
兵
盛
典
過
後
，
社
會
恢
復
平
靜
，
遺
憾
的
是
投
資
市
場
並
沒
有
穩
定
下

來
。
其
實
，
美
國
是
否
加
息
，
人
民
幣
是
否
波
動
，
石
油
價
格
是
否
平
穩
，

不
多
不
少
影
響
金
融
市
場
的
波
動
。
中
美
巨
頭
即
將
會
面
，
是
世
界
焦
點
所

在
，
期
待
能
有
新
發
展
，
發
揮
正
能
量
，
世
界
經
濟
穩
定
繁
榮
才
有
保
障
。

勝利大閱兵展國威 思旋
天地
思 旋

當
年
電
台
音
樂
節
目
主
持
十
多
年
的
時
間
，
不
多
不

少
也
會
有
一
點
心
得
，
除
了
是
自
己
的
興
趣
之
外
，
每

次
做
節
目
的
時
候
，
也
要
幻
想
好
像
跟
一
位
朋
友
分
享

音
樂
似
的
，
不
期
然
就
會
將
自
己
的
心
水
作
品
給
聽
眾

分
享
。

你
知
不
知
道
，
我
入
行
以
來
，
身
邊
的
朋
友
問
我
最
多
的

問
題
是
什
麼
？
就
是
，
為
什
麼
你
會
有
這
麼
多
的
歌
曲
？
怎

樣
能
好
好
地
保
存
？
你
真
是
一
個﹁
音
樂
寶
庫﹂
。

無
可
否
認
，
到
目
前
為
止
，
我
擁
有
的
歌
曲
數
量
已
經
超

過
十
六
萬
首
，
如
果
當
一
張
專
輯
有
十
首
歌
曲
，
原
來
我
已

經
擁
有
一
萬
六
千
張
專
輯
。
當
然
，
我
能
夠
擁
有
這
麼
多
的

專
輯
，
最
大
原
因
，
是
由
小
時
候
開
始
已
經
很
喜
歡
聽
音
樂

及
買
唱
片
，
甚
至
加
入
了
電
台
工
作
之
後
，
亦
得
到
很
多
唱

片
公
司
提
供
的
專
輯
讓
我
播
放
，
這
麼
多
年
走
下
來
，
便
擁

有
這
麼
多
精
彩
的
音
樂
。

說
到
如
何
保
存
這
些
專
輯
的
方
法
，
其
實
今
天
的
科
技
已

經
非
常
之
方
便
，
而
我
的
習
慣
是
當
每
一
次
收
到
或
買
回
來

的
專
輯
，
會
第
一
時
間
輸
入
電
腦
，
雖
然
輸
入
的
過
程
當
中

需
要
一
點
時
間
，
但
我
已
經
習
慣
這
種
方
式
去
保
存
我
的
音
樂
，
不
經

不
覺
就
已
經
有
十
六
萬
多
首
作
品
。

其
實
我
這
個
習
慣
，
除
了
讓
自
己
主
持
節
目
的
時
候
可
以
更
加
得
心

應
手
之
外
，
也
希
望
可
以
方
便
身
邊
的
同
事
，
因
為
很
多
時
候
，
他
們

需
要
一
些
冷
門
的
歌
曲
，
不
期
然
就
會
想
起
我
，
因
為
他
們
也
知
道
我

擁
有
一
個
龐
大
的﹁
音
樂
寶
庫﹂
，
而
且
我
也
非
常
樂
意
提
供
這
個
方

便
給
他
們
。

葛
民
輝
也
曾
經
問
過
我
：﹁
你
真
係
好
有
心
機
，
可
以
用
咁
多
時
間

將
啲
歌
曲
逐
一
放
入
電
腦
裡
面
，
唔
怪
之
得
聽
你
節
目
嘅
時
候
，
有
咁

多
歌
曲
的
變
化
。﹂
我
很
開
心
知
道
他
也
有
收
聽
自
己
的
節
目
，
除
此

之
外
，
可
能
我
自
己
有
一
個
習
慣
，
就
是
喜
歡﹁
收
藏﹂
，
能
夠
有
機

會
收
藏
自
己
最
喜
歡
的
音
樂
，
當
然
義
不
容
辭
，
就
算
很
多
時
候
也
是

利
用
睡
覺
的
時
間
去
幹
這
種
事
情
，
也
覺
得
是
值
得
的
。

這
種
把
歌
曲
輸
入
電
腦
的
方
法
，
就
好
像
小
朋
友
小
時
候
擁
有
的

﹁
錢
罌﹂
，
每
天
放
入
一
些
硬
幣
，
日
積
月
累
，
原
來
已
經
擁
有
一
些

金
錢
，
以
我
自
己
覺
得
這
些
音
樂
比
起
金
錢
更
加
重
要
，
所
以
我
也
會

好
好
地
保
存
這
些
寶
藏
，
繼
續
跟
聽
眾
開
心
地
分
享
。

所
以
我
覺
得
，
無
論
做
任
何
性
質
的
行
業
，
只
要
做
好
最
基
本
的
準

備
了
，
當
在
工
作
期
間
遇
上
任
何
需
要
的
時
候
，
也
可
以
好
好
地
利
用

這
些
材
料
。

工欲善其事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在職時常常與妻子共同描繪我倆的晚年生活：
每天一起晨練，一起去農貿市場買菜；下午我去
拜訪多年不見的老同學、老朋友，她去約老姐妹
們玩；晚上或一起散步，或一起聊天、看電視；
春秋時節一起外出旅遊，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
陶冶自己的情操。然而，就這麼簡單的晚年生活
計劃，卻一直難以實施。
妻子前腳退休，後腳便離家去外地照應即將臨
產的兒媳，孫女生下來後，更是忙得團團轉，日
夜不得閒，比上班還要忙。我呢，剛辦理好退休
手續，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顧父母的工作中。父
母都到了耄耋之年，需要兒女的護理。特別是老
父，我退休前，他就患上老年癡呆和偏癱症，進
食、吃藥、擦身……都需要人照應。由於他大小
便失禁，用尿不濕他又揪掉，這就增加了我的勞
累。也想到找一個保姆，但人家見此情況不想
來，再說我們也負擔不起高額的保姆費。
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年多，去年國家公祭日這
天，老父安詳地去了另一個世界。可接下來九旬
老母的身體狀況也日漸衰退，雖不像父親那樣嚴
重，但一樣需要我全程照應。而妻子在兒子那裡
比我還辛苦，帶孫女、忙三餐，洗全家換下來的
衣被，自己的退休工資全貼上了，名副其實做的
帶薪保姆。有時，我問妻子什麼時候能回來，結
束我倆「牛郎織女」的生活。妻子嘆氣說，她也

不知道，她一走，家裡就一團糟，兒子兒媳連做
飯都不會，她捨不得年幼的孫女跟着受罪。
原以為我家的情況只是個例，誰知與同齡人閒
聊時得知，現在我們這一代人絕大多數都是這
樣，上為父母，下為兒女，沒有自己的生活空
間。在我接觸和了解的50後及部分60後中，有些
是像我這樣一人在家照應年老體衰的父母，一人
去照料子女孫輩；有些沒有老人的則是雙雙赴外
地全天候照應兒女及孫輩的生活，兒女在本地的
更是攬在身邊，吃喝全包。絕少有撒手不管兒孫
而自己清閒度日的。這就是中國式的親情。
孝敬父母，天經地義。泱泱中華民族，歷來父母

與子女間關係的定位都是：父母對子女，有生育之
恩、養育之恩，而且還是恩重如山。子女盡了孝道
才叫報答父母恩情。我們這一代也正是這麼做的。
問題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轉型了，我們不但要孝敬
父母，而且還要無微不至地關懷和照料子女及孫
輩，即上為父母活着，下為兒女孫輩活着。
我們這一代人中，絕大多數是老三屆（即
1966、1967、1968年連續三年的初、高中畢業
生），也有部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高中畢業
的。絕大部分經歷過上山下鄉，成家立業都比較
晚，該生兒育女的時候又適逢「只生一個好」的獨
生子女政策，由於只能養一個孩子，因而從孩子出
生後就盡力為孩子張羅一切，傾其所有滿足孩子的

要求，生怕孩子受半點委屈，到了接受教育的年
齡，想方設法讓孩子上最好的幼兒園、小學、中
學、大學；孩子成家立業後，又馬不停蹄地幫助帶
孫輩，照料小夫妻的生活，很難為自己活一回。
微信圈裡有一則「知園快訊」刊載的故事「孩
子，我不欠你的！」，讀後很讓人感慨。故事的
大意是一個中國的父親暑期裡把13歲的兒子送到
澳洲的朋友瑪麗家，目的是讓兒子見見世面，請
瑪麗照顧一下。一個月之後，兒子回來後父母驚
訝地發現，兒子變了，變得什麼都會做，會管理
自己的一切：起床後疊被子，早飯自己忙，吃飯
主動洗碗筷，換洗衣服自己會使用洗衣機，晚上
按時睡覺，對人也變得有禮貌了……
他的父母對瑪麗佩服得五體投地。搞不清她是
施了什麼魔法？讓兒子一個月之內就長大懂事
了。其實，瑪麗只是按照澳洲父母教育兒女的方
式教育這位中國朋友的兒子而已。瑪麗從機場接
回這位中國朋友的兒子後，便對他說：「我雖是
你爸爸的朋友，但對照顧你的生活並不負有責
任，因為我不欠你爸爸，他也不欠我，所以我們
之間是平等的。你13歲了，基本生活能力都有
了，所以從明天起，你要自己按時起床，起床
後，你要自己做早餐吃，吃完後你得自己把盤子
和碗清洗乾淨，衣服要自己去洗……總之，你要
盡量自己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我有我自己的事
情要做，希望你的到來不會給我增添麻煩。」
在這種「我不欠你的」看似冷漠的育兒理念
下，13歲的中國男孩只能在異國他鄉開始自主生
活，也就漸漸習慣了自己料理自己的事。
看完這則故事，我與其他的中國父母一樣被深

深震撼。我們為兒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中國式親情換來的又是什麼呢？是孩子對父母無
休止的依賴和索取，是心底裡的自私和懶惰無休
止地滋長，是獨立生活能力和社會責任的褪化，
是不懂得做一個正直的人。
反思現實，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這一代人在
育兒理念上出了問題。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是被
上一代教育的，具有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觀，我
們會贍養並悉心照料我們的父母。在特定歷史條
件下，我們這一代人又有了新的思想，所以我們
不會強求我們的子女對我們進行贍養義務，事實
上，他們也難以像我們對父母那樣照顧我們。我
們只是希望兒女們能盡快獨立自主生活，不要老
依賴父母，不要老對父母索取，我們會對兒女們
照顧，會幫助帶孫輩，但總得有個度，總得有個
時間表。我們這一代經歷坎坷，吃了不少苦，受
了不少累，現在到了晚年，希望孩子們給我們一
點生活空間，讓我們能為自己活一回。若孩子們
不能醒悟，我們只有放手，今後的道路讓孩子們
自己走，我們將不再過問。亡羊補牢，為時未
晚。唯有如此，才能讓孩子們真正成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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